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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 果
□尤凤伟

1956年春，我从老家完小转到烟台解放路小学就读，婆
婆（祖母）对此耿耿于怀，眼见在“镇反”中“排”（枪毙）了那么
多城镇人，她给吓掉了魂儿，宁肯自己的晚辈一世从土里刨
食，过穷日子，也不愿他们进城“吃香喝辣”，末了落个性命不
保。只是我和大哥都不听她的话，坚持“出外”，先后走出小
村。现在看，婆婆所担心并没在我俩身上成为现实，没被

“排”，还活着。当然，我俩这一“个案”并不说明什么，在后来
漫长岁月里许许多多人死于非命，足以印证婆婆的担忧并非
杞人忧天。我的逃脱实不足为凭。

换了天地，在面临大海的解放路小学读了一个学期，夏
天考入了背靠青山的烟台一中。已记不得当年考试状况，也
不记得成绩如何，可我记得心情很好，自豪而骄傲。当时烟台
有四所中学，在市民中流传这样几句顺口溜：一中的冬青，二
中的片松，三中的无花果，四中的大粪坑。说的是校园外观，
在教学质量上一中也是名列前茅，凡是进入一中的学生，都
想当然以为自己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包括我这个刚从乡下
进城的学生。现在想来，那时候的城乡不像现在横着一条难
以逾越的鸿沟。我爹“闯关东”到大连，一放下铺盖卷就成了
城里人。我呢，经过在解放路小学的半年过度，进入中学便成
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城市生，往日的痕迹荡然无存，包括口音、
穿着、发型，也包括那个“地龙”外号。只是新同学给起的“油
葫芦”新外号令我很不爽。

中午，老师和学生都在食堂吃“伙食券”（饭票），老师学
生分属两个食堂。不知怎的，有个黑胖老师不去教工食堂却
在我们食堂吃。知根知底的人说这是教导主任任劳老师。说
法很多，有说他孩子多，生活困难，吃学生饭一月能省好几块
钱；有说在这儿吃饭是为监管学生方便。

不久，后面的说法便得到证实，他一边吃饭，一边“眼观
六路耳听八方”，见有大声喧哗，便端着碗过去，说来也奇，他
简直就像根“消声棒”，往那儿一站立刻鸦雀无声。

有一回改善生活，馒头、炸黄花鱼。那是我有生头一回吃
炸鱼，吃得心满意足。走出食堂，听到校园喇叭通知：请就完
餐的同学立刻回到食堂来，有重要事情。我们惊讶，心想刚刚
吃了好饭，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返回食堂看见任劳
主任像块黑石头似的立着，一动不动，脸板得吓人。他开口
训，说现在生活好了，但不能忘本，要节约，反对浪费。他又讲
了一个故事，说有一户财主十分奢侈，吃包子不吃夹（尖），丢
弃掉。一日让邻居看见了，捡起来，晒干保管好。不久来了灾
年，人人饿肚子，财主家也同样，这时邻居把收集起来的包子
夹还给了他，救了他一家人的命。从此……说起来这个“教人
方”流传很广，不新鲜，细细琢磨，也有许多不真实处：就算财
主口刁，不吃的东西可以喂鸡喂猪嘛，再说了，都晓得那些土
财主积攒起的那点家产，无不是省吃俭用从嘴巴里抠出来
的，有谁舍得如此暴殄天物呢？所以同学们对任主任的故事
不以为然，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反倒被他越说越激动的
表情给吸引住了，他拧着眉头，眼光闪闪逼人，指着饭桌上的
一堆鱼头，道：要是鱼天上有灵，看到自己这样被人对待，那
是死不瞑目的！我们想笑又不敢笑，拼命憋着。只觉得这个敢

“造句”的主任很搞笑。
讲实话，那天跟别人挨训，很冤，鱼头我全吃了，这么好

的吃食怎舍得白白丢掉呢？在老家，村里常来鱼贩卖鱼，我们
家从未买过。有回爷爷下湾捞麻，抓了几条泥鳅。婆婆把鱼放
在碗里，上面淋点油、酱，和地瓜一块放锅里蒸。这饭是我这
辈子头一回吃，只吃得回味无穷。

有句话叫歪打正着，不承想这桩由任劳主任引发的“鱼
头事件”却为我呈现出一种人生走向，就是说后来立志写起
了小说，应与这桩事有关。

事情是这样：为了让学生树立节约精神，任劳主任给学
生布置了一个作文题：《幸福生活得之不易》。我灵机一动，就
把小时候吃泥鳅那段事“添油加醋”地写出来了。不料得到班
主任（教课文）的冯锡铭老师的表扬，还当成“范文”让我在班
上念。只弄得我热血沸腾，想入非非，觉得自己是个当作家的
料。而在私下里，冯老师也是对我另眼看待，不断鼓励我，说
我行。还找书给我看，其中的《唐璜》《上尉的女儿》及《普希金
抒情诗集》后来被我带到军营里，在“大革文化命”的年月里，
这几本书成为我和战友们爱不释手的“地下读物”。

其实那时候冯老师已经是校园里的名人，他写诗，不断
在《烟台日报》上发表。他在班上说任主任也爱好文学，也发
表过作品，因用的是笔名，所以大家对不上号。当时我想，发
作品不让别人知道，不成了那句“锦衣夜行”的话吗？在我心
目中，任劳主任很怪，很神秘。

城里的学校不放秋假，但要“学农助农”，拉队伍到附近
农村帮老百姓收庄稼。我们一中由任劳主任带队，浩浩荡荡
开到南郊一个小村，开始让我们刨地瓜花生，城市学生不
懂要领，一镢头下去，愣把好好的地瓜拦腰截断，刨花生
嘛，偷偷捡了往嘴里塞。弄得人家很不高兴，后来就让我
们往地里送粪。这活计又脏又累，让人吃不消。同学们纷
纷抱怨。我们班外号“大嘴”的于相金怪声怪气地说“助
农”主要是学农，成天叫咱推车送粪能学个啥？另一个叫
赫金亭的同学说：老巴子 （农民） 不让咱刨地瓜花生，是
怕咱们偷吃。我问赫金亭你吃了没有？他满不在乎地说：吃
了又怎么样？他们自己还吃哪。我说人家是吃自己的，咱们是
吃人家的。赫金亭说共产主义，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
分那么清干啥？

原计划三天，校部为在“助农”上超过其他学校，临
时决定再延长两天，带队的任主任不同意，理由是不能影
响教学进度，但校部不认可，坚持做出的决定，任主任一
怒将队伍拉回学校。我们欢欣鼓舞，高呼乌拉，却不晓得任
主任把校领导给得罪了。高校长（兼书记）私下里阴阳怪气
说：这个任劳还真“各色”哩。后来晓得，任主任的“各色”在教
育系统是出了名的。

我们断断续续从冯老师嘴里知道任主任“各色”标签的
由来：他的家是昆嵛山下的上夼村，那里在抗日时期与解放
战争时期都是“革命根据地”，任劳的爹是村干部，打小日本
打老蒋都立过功。任劳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叫任民。日本人投
降从北海乘船撤走那年，两兄弟在抗日中学一齐毕了业，又
一齐参加了工作，任劳在学校当老师，大哥被县武工队选去，

当了一名“地工”，往来于解放区与敌占区之间传递情报。因
工作性质缘故，家人很少能见到他，而一年之后暴出成了叛
徒的惊天新闻：是个雨天，任民在县城一家饭铺等线人，不知
怎的“线人”一直没出现，他只得回山，在出城时被敌人抓获。
后来的情况就和电影电视上一样，不同的是这位叫任民的

“地工”没能经受住敌人的酷刑逼供，变节了，说出了所知的
秘密。他自知罪过深重，不敢回家，留在敌人那里。尔后事情
竟向另一方面发展：敌人断定县武装不知道任民叛变的事，
便没按任民提供的情报抓人，也将任民放了，条件是今后为他
们工作，提供情报。不然——任民自然晓得“不然”后面是什
么，只得答应下来，回到了队伍，潜藏起来。开始确实瞒过了部
队领导，并依照任民带回来的“情报”制定下一步行动方案。后
因“行动”出现纰漏，造成重大损失，方怀疑起这份情报，又从

“情报”怀疑任民。立刻将他控制，令其交待问题。任民知道瞒
不过去，便如实交待了自己叛变投敌行为。如果当时上级能想
到这件事尚可兹利用，也就不会立即将任民处决。人死了，才
意识到操之过急，失掉一个将任民打造成一个双料间谍的机
会。当然事后诸葛也于事无补，只有遗憾的份儿。

冯老师说到这里也是感慨万分。又说总算是还有高人，
高人总能想到常人想不到的。一位见过任劳老师的首长道出
他的想法：鉴于敌人尚不知晓任民已死，可让其弟弟做他的

“替身”，潜回去。听的人也觉得可行。俩兄弟站一块，连爹妈
都难辨，何况两姓旁人。将计划报于上级，上级也同意，指出
要严加保密。然而对于当事人任劳，这新“身份”就不单纯是
能不能保住密，而是凶险万分。一旦踏上路程，当视为不归。

冯老师不愧是语文老师，知道故事该怎样讲，怎样开头，
怎样叙事又怎样结尾，当然还要“点题”。他说任劳主任的“各
色”在于：他接受了上级派给的任务，却又提出了自己的条
件——这“条件”“各色”得不能再“各色”。

他到底提了啥条件呢？我们问。
冯老师说：他说他哥俩从小怕疼，叫小虫子咬一口都哭

半天。做“地工”难免让敌人抓住，不讲敌人肯定要动刑，他说
自己是挨不过去的。哥哥的昨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当听到这里，我震惊了，这是自己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
当烧红了的烙铁贴上胸膛，滋滋冒青烟，单凭信仰就能通过
这一关？就算精神挺住了，肉体会不会败下阵？

后来呢？
他提出代替哥哥可以，但不要把重要秘密让他知道，也

不要把“线人”的情况告诉他。就是说他只管传递情报，对“内
容”“相关人”一概不知，这样即使被捕，受刑也没得秘密讲，
既不会给党造成损害，自己也不会被“锄奸”。

那么，上级答应没答应他的要求呢？
答应了。
后来他被敌人抓住了？
这倒没有。上级从工作需要出发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

但也对他存了戒心，把他当成随时会变节的人，不让他接触
重要机密，也不把重大任务派给他。敌营的情况知多少算多
少。你别说还真传递过几回重要情报，为部队歼敌作出贡献。
只是仗很快打完了，整个胶东解放。他又教起了学。因为有这
段革命历史，当干部了。

后来呢？
冯老师一笑，后来？不就在咱一中当教导主任。
再后来，我，我是说我，当我胡编“故事”又看了许多胡编

的谍战片，我就不自觉回忆任劳主任，心想他经历的事要是
弄出个电影电视剧来，会多么“各色”又发人深省啊。

总而言之，知道了任劳主任这段“奇特”经历之后，我们
更对他另眼相看了，他断不是个常人，就算够不上英雄也是
条好汉。我们不时议论起：

你们说，任主任向上级提出的条件合理不合理？
合理的。
我不这么认为，干革命应该无条件。
明知道自己抗不过酷刑，倒不如把丑话说在前面，这样

对革命对个人都有利。
还没受刑，咋就知道自己一定受不过？
我没受过刑，也知道自己受不过。我怕疼，你不怕？
怕？怕的是孬种。
这么讲，是因为烙铁还没烙在你身上。
嘻嘻，反正吹牛不上税。起哄的永远是大嘴。
……
不知咋的，我倒渐渐喜欢上了这个不着调的大嘴，大嘴

没爹，不是没爹，是死了爹。妈在鱼市场割对虾头，挣钱养活
他和上小学四年级的弟弟，生活很困难，大嘴常常连铅笔橡
皮都买不起，我家开文具店，时不时接济他，他也投桃报
李，他对我继母讲买虾头找他妈。我继母也不客气，过几
天就让我去鱼市场买虾头，虾头 （虾肉出口）5分钱一斤，便
宜，煮汤做打卤面很鲜美。多少年后我的女儿挑食连整条大
虾面都不吃，我就想起在烟台那年月，想起大嘴。都说男人嘴
大吃四方，女人嘴大吃谷糠。这话在大嘴那里不“贴”，他没有
福气“吃四方”，初中毕业在一家铁工厂当钳工，一辈子没离
烟台一步。

不过，上学时期的大嘴倒是“吃四方”的，他在学校四周
乱窜，寻觅一些可吃的东西，地上的山托盘（草莓），树上的无
花果、山楂。有一次从外面回来，兴冲冲地问想不想吃苹果，
我们不信任地看着他，等下文，大嘴卖关子，不讲，只说放了
学别回家，带你们吃苹果，管够。

我们——赫金亭、王世忠、隋强，当然还有向导大嘴，出

了后校门，开始爬山，这时我们已晓得大嘴的动向：到果园偷
苹果，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只觉得没信心，平时我们常结伴
进山，一次也没看到苹果树，连杏、梨也没有，只见过栗子树，
种栗子的是一个有点神经的老人，扯着嗓子喊山：张立功种
栗彭，蒸饽饽吃！喊是这么喊，可也明白他的栗面饽饽指望不
上（若干年后在一家自助餐厅吃过，还真的可口）。

到现在我也叫不上位于烟台东部那座山的名字，当时大
家叫南山。俗话说“望山跑死马”，山看上去不高，可就是爬不
到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几次要打退堂鼓，可经不住大
嘴的一再蛊惑，说翻过山有苹果园，钻进去谁都发现不了，吃
多少都没有关系。苹果像明灯在眼前闪耀，引导着我们向更
高处进发。

终于踏上山顶，眼前豁然开朗，与阴冷潮湿的北坡相比，
南坡阳光明媚，空气清新。而让我们欢欣鼓舞的是那一大片
结满果的苹果树，我们顾不上别的，一头钻进去，大吃特吃。

对我而言，没将偷苹果与“劣迹”挂上钩，孔乙己说偷书
不算偷，一个小孩子在树上摘几个果子吃，也不觉得算偷，没
当一回事，大伙还合计着再来第二回第三回，要不是因为与
任劳主任扯上边儿，这码事也就永远失落在忘川中。

在饱餐苹果的第二天，中午在食堂吃饭，任主任虎着
脸走进去，开口就说：有人去南山偷吃老乡的苹果。边说
边把手里的一个纸包展开，放在饭桌上，跟句：空口无凭，
苹果核为证。

饭厅里顿时鸦雀无声，眼光一齐盯着桌上的“物证”，我
悄悄看看身旁的大嘴，他头不抬眼不睁，该咋吃还咋吃，
像这事与他无关。我看大嘴，倒不是怪他把我们领上歪
道，而是后悔不该把苹果核乱扔，这才被果农发现，并以此
为证告到学校。

干这种事不光彩，要认识到错误。任主任态度有些和缓
地说，希望干这事的同学饭后到教导处找我。

意想不到的是任主任并没在这事上大做文章，说句继续
吃饭吧，便去碗柜拿了碗筷去窗口打饭。

从饭厅出来我们凑成块，赫金亭先埋怨大嘴不该出馊主
意，惹来事端，王世忠附合，也怪罪大嘴。大嘴有口难辩，垂头
丧气。隋强说光埋怨没有用，问题是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挺
着，还是去教导处认错挨批。我说主任没点名，说明他并不知
道是谁干的。赫金亭说油葫芦说得对，主任有苹果核为证，只
能证明有人吃了苹果，却不能证明别的什么，苹果核又不会
说话。隋强摇摇头，说：你不晓得任主任是什么人吗？他干过

“地工”，“地工”就是特务，特务手段高明，无所不能。我问你
的意思是任主任能查出是谁干的？隋强说对。王世忠拼着哭
声说这下完了，叫人知道是小偷，多丢人啊。赫金亭说丢人是
小事，说不定要开除学籍呢。隋强说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去自
首。我说对，不能去，再说主任说希望犯错的人去教导处，希
望这字眼说明什么？是自愿。大嘴把眼也瞪大了，说油葫芦分
析得对，主任暗示可以放犯错的人一马。赫金亭说要不等几
天，看看任主任是否追查下去再说。

任主任没再追查这件事，我们松了口气。
虚惊了一场，我们对任主任很是增添了几分亲近感，每

逢他倒背着手挺胸腆肚迎面走来，我们便齐行注目礼，恭恭
敬敬呼声：任主任好。直到有一天——

唉，你们发现没有，好几天没见到任主任的面了。那天隋
强从食堂出來说。

噢，对呀，大家恍然大悟。果然好多天没见到任主任了。
在学校这个大家庭里，除了开大会，校领导平时是不大

露面的，而任劳主任，不仅能见着，还天天见，且一个锅里摸
勺子，在我们心目中，他就像将师生维系起来的家长，是一种
特殊的存在。

大家纷纷猜测任劳主任出了什么事。不久，便传出消息：
任劳犯错误了，停职，在家里写检查。

具体情况还是由冯锡铭老师透露给我们的。冯老师一直
和任主任走得近，私下称其为益师良友，能说清楚任主任的
事，非冯老师莫属。

任劳主任被停职检查是立场不稳，替敌人鸣冤叫屈。这
个敌人是他的前任，许家驹主任，许主任在“镇反”中被定为
历史反革命，判刑入狱。他前脚走，任后脚来。按说是井水不
犯河水，不搭界，谁也想不到不搭界的事就是搭上了：在任劳
上任不久，许主任的老婆来学校替男人喊冤，校领导避而不
见，她就找到教导处，任也晓得这事不归自己管，也不能管，

可经不住许主任老婆哭哭啼啼，硬着头皮听，听着听着，听出
这里面确实有冤情，开始同情起许主任，答应向上级反映情
况，且说到做到，写了份材料，呈报给教育局……

应该说，对于少不更事的我们，对冯老师讲的这些事情弄
不大明白，惟有一点清楚：任主任有麻烦了。停职检查就是证明。

时光匆匆，上课下课，放假开学，就在我们快把任主任淡
忘的时候，他又出现在校园里，这时已转过年来，是1957年的
春季。见到他我们当然很高兴，迎面碰上还像以前那般行注
目礼，喊主任好。他亦一如既往地笑笑。他似乎没有多大变
化，还是那派头：黑着脸，背着手走路，腰板挺得笔直。可谓

“倒驴不倒架”。
主任职务给撸了，还留在教导处，没有具体工作，让他回

来是参加运动，大鸣大放。运动已进行一段时间了，成效不
大。干部和教师不肯提意见。说一切都好着哩，提不出什么
来。这当然不行。工作组想起了“赋闲”在家的任劳，觉得这种
时候得让他出场，放上两炮，运动就健康发展了。据说开始他
也有所顾虑，憋着，后经不住领导再三动员，终于开口了，没
提别的，重新把许主任的冤情讲了出來，并举一反三，认为镇
反运动存在重大问题。

任主任的发言登在第二天的《烟台日报》上。
上报纸，在我们眼里是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为任

主任感到骄傲，别人前怕狼，后怕虎，他却勇往直前，一骑绝
尘，为运动作出贡献。

只是这种情况没持续多久，风向变了，鸣放结束，转为打
右派。任劳主任成为学校头一个右派分子。

若干年后我关注这段历史并开始写《中国一九五七》这
本书，应该说任劳主任起了催化剂作用。他的自杀让我震惊，
让我恐惧，深深地留在记忆里。

开始是拘禁。这消息倒不是来自冯老师，而是大嘴。大嘴
是学生中间的消息灵通人士。他一脸惊吓地把我们拉到一
边。说任主任关禁闭了，关在学校卫生室的病房里。我们一下
子蒙了。我去年冬天患肠炎发高烧曾在那间病房住过，那狭
窄阴暗的房间确实有些像牢房。为打发无聊，我让隋强去
校图书馆借了几本小说，一边读一边从上面抄录形容词。
而此时任主任正关在那里，他的情况怎样呢？我不由得想
到他有当“地工”的经历，他要逃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也
只是一念，便否定了。我断定他是不会逃的。我问大嘴难
道打了右派就要关禁闭？大嘴说倒不是。我问为啥单单关任
主任？大嘴说上级认为他有自杀倾向，所以……我不由得倒
抽一口冷气，觉得上级如此判断不是没来由的，任劳主任本
来便是个“各色”的人啊。

任劳自杀的消息是来自贴满校园的大字报——
是早晨，我们一踏进校门，便发现气氛异常，最显眼的就

是贴得到处都是的大字报。
内容千篇一律：打倒自绝于人民的极右分子、叛徒、历史

反革命分子任劳！
这三顶帽子扣在他已没有知觉的尸体上。
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令他执意走向死地的到底是什么。客

观地说，我们学生置身事外，除了亲眼见到的大字报别的都
是道听途说。有一年回烟台曾想去询问冯老师，赫金亭摇头
叹息，说冯老师早就有了精神障碍，完全失忆。据说他到山上
为任劳主任收尸后，就开始不正常起来，恍恍惚惚，自言自
语，再也教不了学，退职回家。

我惟一能较真的是：任劳主任自杀地点是南山山坡的苹
果园（选在这里也是个谜），是用手术刀割破了大腿根上的动
脉。想想如此也有如此的道理，在他当教导主任之前曾教过
生物课，人体之构造功能烂熟于心，晓得从这处下手只需刀
尖轻轻一碰，血便会喷涌而出，事半功倍。他这种选择抑或还
有另外一种考量：创面小，不会太痛，这对自知“痛阀”值低的
他也是不可忽略之处。

没在现场，我和我的同学没能见到任劳主任最后的容
颜，但可以凭借“合理想象”：透过果树繁茂枝叶的日光斑斑
驳驳落在地上。我们的老师，前教导主任任劳，衣着整齐，发
型板正，平卧在一棵苹果树下，过多的失血并未让他的黑脸
变白，只是平日惯于蹙起的眉头得以舒展，这就让他一向不
苟言笑的面容变得亲和起来。他默默躺在那里，任风吹起的
树叶、草屑从脸上及胸前掠过，亦不予理会，安详依旧，静默
无声，像一个疲惫的人进入深度睡眠。在他的身旁，散落着从
树上掉下的未熟的青苹果……

大年根儿，企业老总龙威开着高级轿车，载
着年轻靓丽的女朋友回乡下老家过年。他刚把
大包小包的东西搬进屋，村委会主任徐明已经
闻讯而至。

哎呀，是龙总回来了，失迎失迎，怎么也没
提前打个招呼哩！他满脸都是讨好的笑容。

打个屁招呼！你看看你们这个烂村道，也不
修一修。我捐你们那么多钱，你们都干什么了？
龙威说话一点也不客气。

就要修，就要修，只是资金还缺一点点……
嘿嘿，还想请龙总支持一下。

这事过了年再说吧，啊！行了，你忙你的去
吧，啊！说完不再理他。

龙威接下来给家里人介绍他的新任女友。
家里人表面上欢喜，心里却都作怪：都 40 多岁
的人了，怎么女朋友还是一年一换呢。看今年这
个女朋友，好像格外妖艳，眉儿弯弯，眼睛吊吊，
怎么咋看咋像个狐狸精哩。

大年夜，龙威陪父母熬夜，包饺子，重温童

年旧梦。话题不知怎么就扯到狐狸身上来了。爹
说：这些年禁猎，保护草木，山上的狐狸又多起
来了。不想龙威一听来了精神。他说：真的啊？那
明天我就上山炸狐狸去。炸狐狸可是太好玩了。
女朋友马上黏黏地贴过来：人家也要去嘛……

大年初一早上，龙威一个电话就把徐明召
了过来：你看村里也没啥好玩的，你去想办法给
我整点炸药吧，我想去山上炸个狐狸玩玩。

这……徐明面露难色，龙总，现在禁猎哩。
好，你装！那行了，我不求你了，我自己想办

法整去。
哎呀，龙总你不要生气嘛。凡事都有个特

殊，我马上给你想办法去。
第二天上午，炸药还真整来了，是那种黄色

的烈性炸药。龙威又让家里人给他弄来碎碗碴
儿和猪肉，就一个人躲到一边包起炸子儿来。
龙威小时候就喜欢炸狐狸，为此还去邻村拜过
师傅。可惜后来山上根本就没有狐狸了，英雄
无用武之地。现在一听狐狸重现，他的心和手

都痒得难受。半天时间，他小心翼翼地包了十
几个炸子儿。

太阳压山的时候，龙威带女友上了山。他在
林间崖畔转了一圈，果然发现了许多狐狸的踪
迹。他按不同方位下好炸子儿，胸有成竹下山等
消息。夜里，他在跟女友亲热时，隐约听见山上
有爆炸声传来，不由得心中窃喜。

一大早，龙威就一个人跑到山上。一看，真
的炸到了狐狸，而且一下炸到了两只。多年没人
炸狐狸，狐狸已经变傻了，见肉就吃。两只狐狸

的嘴巴和脑袋都被炸烂了。龙威收好剩下的炸
子儿，喜滋滋地拎着狐狸回了家。第一个扑过来
的是他的“狐狸精”，连蹦带跳大呼小叫，还当着
家人的面亲他：老公，你可真有本事啊！

本应该回城了，但是“狐狸精”不干。她缠着
龙威撒娇，让他再上山，说是再炸两只狐狸好做
个狐狸皮大衣。龙威心想反正在哪儿都是玩，下
午就又去下了炸子儿。第二天，“狐狸精”老早就
跟他起来上了山。

奇怪！今天不但没有炸到狐狸，而且昨天下
的炸子儿一个都不见了。龙威在山上东走西看，
心中充满疑惑。突然，他身边的“狐狸精”大叫起
来。龙威抬头一看，头皮不由得一阵发麻。他看
见前面的一个小山头上，正蹲着一只红狐狸，恶
狠狠地瞪着他。龙威听师傅说过，狐狸的皮毛如
果变红，说明它年岁大了，对这样的狐狸要多加
小心。他正想说什么，却见那红狐狸猛地倒地抽
搐起来，接着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不动了。这边的

“狐狸精”欢叫一声，也不听龙威的呼喊，飞也似

的就去捡那条死狐狸。近了，近了，眼看就差两
步远，忽然轰的一声巨响，龙威眼睁睁地看见女
友的脚下蹿起一股黄尘，黄尘把她托起好几尺
高，然后重重摔下。女友在地上疼得乱滚，杀猪
般号叫。再看那只红狐狸，早已跃身而起，犹如
一道红色的闪电射向山林……

龙威急冲过去，看见女友的一双鞋炸没了，
脚和腿都炸烂了。他抱起她的时候才看明白，原
来是红狐狸把他的炸子儿都叼到一块埋起来，
又装死引人过来，结果这“狐狸精”就中了计，一
脚踩在那堆炸子儿上。

龙威气喘吁吁背着那倒霉的“狐狸精”下
山，正发动车准备去医院。不想徐明偏又赶来啰
唆，龙威一腔怒火无处发泄，便对他大吼：都怪
你！我炸狐狸不过是想玩玩，你整那么大威力的
炸药干啥？我老婆的腿要是有个好歹，老子就找
你算账……

徐明一下愣在原地，干嘎巴嘴，不知说什么
才好。

炸你玩
□申 平

王健永 摄


